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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波
剡溪的水弯弯曲曲往东流，

拐过第五道弯时，就到了三石。

三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相

传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村中

第一大姓陈姓的祖先陈棠是南唐

末年从长安迁来的。早先三石村

只有陈姓一家，后来又陆续加入

了何姓和赵姓，生成了陈何赵三

个自然村。三个家族各有一座祠

堂，又与塔下村共享一座庙宇，所

以三石村有“三座祠堂半座庙”的

俗称。

三石北面有一座丹霞山，山

上有一个丹霞洞，洞中有三星隐

石，相传曾有一对道士师徒在丹

霞洞修行。又有一说是剡溪边有

三块巨石，“重迭而上，高十余

丈”，村庄由此得名三石。早在宋

代，诗人陈著就曾写道：“烟霞笼

锦石，日出无光彩，仙子竟何之？

遗踪今尚在。”

剡溪的水温柔而又暴烈，既

滋养了三石，也带来了忧患。因

为溪流弯曲的缘故，一到多雨的

夏季，溪水就会暴涨，漫过溪岸，

冲毁民宅。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正赶上政府号召兴修水利，三石

村民重挖了溪道，让这条威胁着

村庄的溪流改了道，从此顺顺溜

溜地从村边奔流而过。沿着剡溪

走去，两岸石砌栏护，一片片水蜜

桃林、雷竹林和花木林映着清澈

的溪水，显得整洁而优美。这是

上半年刚刚结束的河道改造工程

的结果。溪面最宽阔的地方，矗

立着一座崭新的桥，桥未命名，题

着“古剡仙境”四字。正是小雨初

歇的天气，一团团白色的云雾萦

绕在青山翠谷之间，水面波平如

镜，空气清新温润，确实有几分人

间仙境的悠闲自在。“南陌耕云脉

脉，东风吹雨斜斜，流水满村春

事，炊烟隔岸人家。”陈著当年写

过的《村景》，想必就是眼前的风

景。

走在三石村中，只见瓜藤满

架，蝉鸣声声。800多年历史的

古圆柏树，600多年历史的古樟

树，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

在新新旧旧的民宅中间，陈氏宗

祠“流庆堂”、赵氏宗祠“四美堂”、

何氏宗祠“思本堂”，还保留着过

去宗族生活的印记。这三座宗祠

都建于清朝，格局大致相同，正门

上都题有匾额和楹联。进门是戏

台，台顶呈藻井式样，两侧是厢

房，正面是祠堂。四美堂大门上，

题着文士王一仁的对联“左月山

右鱼山部娄千秋绵德泽，前曲水

后赤水源流万代共馨香。”思本堂

的戏台额枋上，精心勾画着“三英

战吕布”等五彩斑斓的戏曲场

景。“流庆堂”三个字是由奉化名

士孙锵所书。堂上悬挂着“登科”

匾额，昭示着一个家族的荣光，但

地上滋生的藤蔓和杂草，戏台上

的点点燕泥，又把这种荣光推向

了遥远的过去。

三石的历史似乎与隐逸有着

不解之缘。无论是一千两百多年

前的大唐，还是陈棠时的南唐末

年，都是战乱纷争的年代。也许

先人们正是为了逃离战乱之苦，

才由北方南迁至奉化，在这里扎

根发芽，在这里耕种繁衍。那丹

霞洞仙人的传说固然是荒诞不

经，却也寄托着老百姓脱离尘世

苦难，寻得一方乐土的美好愿

望。然而，你千万不要被三石表

面上的安闲隐逸所迷惑，因为稍

微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座村庄积极

入世的一面。三石陈家祖上曾出过

三位尚书，分别是北宋年间的户部尚

书陈显、南宋嘉定年间的工部尚书陈

德刚和明代洪武年间刑部尚书陈

瑜。被族人尊称为“本堂公”的陈著，

考中进士后在各地为官，颇有政绩，

还留下了九十多卷的《本堂先生文

集》。赵氏族人赵平之，乃辛亥革命

志士，曾与秋瑾一道创办大通师范学

堂。在匾额上题字的孙锵，当年曾资

助过蒋介石……这座看似与世无争

的三石村，其实有许多若隐若现的线

索指向那些轰轰烈烈的时代。许多

人从这里出发，把足迹延伸到山外，

去求学，去从教，去从政，投身洪流，

以微弱之躯推动时代的巨轮。就好

像剡溪的水，从剡源发起，一路迂回

曲折，辗转挪移，仿佛只是毫无目的

地潺潺奔流，最终却汇入大江，汇入

大海，成为大地脉络的一部分。

奉化的山有情，剡溪的水有灵。

有情有灵的山水，滋养出一个个村

庄。它们大多默默无闻，却也有自己

的歌，自己的诗。每次唱起那些诗，

就能引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

五曲三石：在隐逸和入世之间

蒋静波
一曲溪头内史家，清泉白石

映桃花。

当时坚卧非邀宠，六诏还朝

百世夸。

吟着元末江南著名诗人陈基

的诗，缓缓走向剡溪一曲六诏。


未近村南的剡溪畔，就听到

了哗哗的流水声。这条发源于新

昌和奉化交界处剡界岭的剡溪，

向东，过六诏、跸驻、班溪等地，经

溪口，出泉口（今萧王庙），与东

江、县江汇合，归流东海。另一条

自剡界岭往西，注入嵊州境内的

剡溪，流经上虞曹娥江，再入钱塘

江后，流入东海。剡溪逶迤曲折，

在六诏、跸驻、两湖、桕坑、三石、

茅渚、班溪、高岙、公棠等处形成

“剡溪九曲”胜景。

千朵万朵的浪花，于宽阔的溪

床中，在高低间绽放。时值雨季，

剡溪两岸，峰峦竞秀，云重烟峦，好

一处人间仙境。从西边奔腾而来

的剡水，浩浩荡荡，在此处拐个弯，

又折回，向前。遂成剡源一曲。

在以水上运输为主导的年代

里，这里曾是一个热闹的竹排码

头。新昌、嵊县和奉化周边的先

民，将山货运至于此，坐上竹筏，

漂流而下，到泉口、江口、明州（今

宁波），或再出海，换取海盐、布

匹、陶器、海产品。

走在宁静的村道上，我听见

自己的脚步声由近及远，穿越在

千年的时空里。

王羲之到六诏，应是永和十

一年（355）之春或稍后一段时日，

离奉化建县时的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还差380多年。其时，这一片

清幽之地尚未开化，人烟稀少，与世

隔绝。甚至，连个地名也没有。

王羲之——中国书史上的

“书圣”，曾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之职的辞职离郡，带着家眷，徙居

会稽剡县金庭，隐迹山林。其好

友许玄度也随至金庭，与他结庐

为邻。剡溪两岸和雪窦山的灵山

秀水，十分契合王羲之的审美情

趣，于是就在离金庭稍近的一曲

另筑别业。二年后，晋穆帝连下

六道诏书，召他还朝，王“六诏不

起”，一曲“六诏”由此得名。

之后的唐代，浙东越中以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山水胜景，吸

引了大批诗人纷纷前往，形成了

有广泛文化影响的“浙东唐诗之

路”。据考证，在这条诗路上，杜

甫、李白、卢照邻、骆宾王、贺知

章、崔颢、王维、贾岛、杜牧等 400
多位诗人，自钱塘江至会稽鉴湖，

沿浙东运河、曹娥江，入剡溪，经

天姥山达天台山，一路行吟，洒下

了1500多首诗歌。其中100余位

诗人，大多如李白一般“入剡寻王

许”，从剡地向东入四明，经溪口

雪窦，再回鉴湖、钱塘江，这条线

路，称之为“唐诗之路东支线”。


入村盘桓。弄堂边、大路小

路旁，甚至房前屋后，或大或小的

明、暗水沟，水流潺潺，像丝竹回

响。行走在这个水做的村庄里，

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穿过开满

红的、白的指甲花的一条小弄，在

一幢老房子前的沿阶下，东侧有

一座用溪石堆砌而成的长方形水

池，四五平方米左右，边上草木葱

茏。据史书记载和村人口口相

传，这是王羲之留下的墨池。无

论天气如何干涸，墨池长年不

干。原来的墨池比现在大上一

倍，从房前东侧一直延伸到西侧，

三四十年前才填埋成如今模样。

离墨池不远，有王羲之留下

的鹅池——一个仅二平方米左右

的迷你型的小池。以前的鹅池比

这大得多，2002年前后，在拓宽

省道线时被填埋了很大一部分。

遥想 1600多年前，王羲之在几十

步之外的墨池中边洗笔砚，边望

着鹅池，“悟入鹅群行水势”，体悟

运笔泼墨的奥妙。据传，今藏于

天台国清寺的那块一笔“鹅”字

碑，是王见一白鹅振翅欲飞之态

而一挥而就的作品，该字每笔均

见鹅头，如同一只只嬉戏的白鹅。

王羲之爱鹅，正如陶渊明爱

菊、周茂叔爱莲、林和靖爱鹤，被

当作文人雅士情趣生活的体现，

并称为“四爱”。据学者考证，王之

爱鹅，还有一个世俗原因，那就是

王爱吃鹅肉。在古代，追仙问道常

被文人或名士所推崇。王羲之深

信老庄学说及神仙术，食服“五石

散”后，得服寒食以退热驱毒。而

鹅肉恰有此功效。后来大白鹅成

为奉化的农特产,或与王羲之养

鹅有关。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

时，还挥笔写过《奉化白鹅赞》呢。

百姓为了纪念王羲之，在六

诏村和相邻的晚香岭（古时也属

六诏村）各建一座右军庙（旧名王

右军祠）。唐朝末年，吴越王钱镠

曾来六诏寻访右军遗迹，村民在

右军庙的遗址上修建了钱王庙。

900多年后，家住剡源榆林的宋

末元初的“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

曾撰《代祭王右军祠堂文》。如

今，当我迈入重修一新的庙宇时，

虽然一切已荡然无存，但王右军

的气息，始终弥漫在古村的街巷、

老屋、石桥、溪水之间，挥之不去。

像是为了提醒或启示，1988
年 7月，一场特大洪水过后，六诏

村民在冲走了 3米浮土的溪底，

发现了一块黄白色的山石，上刻

“右军遗迹，伴我山民志”字样，中

间刻有两个“砚台”。“伴我山民”

为清代“闻名两浙”的奉化书法家

毛玉佩之号。据说，毛玉佩的这

块石刻，曾供于六诏的右军庙前，

向右军表达敬意。

离墨池不远，有一古井，井水

清澈。这样的古井，村里尚有四

口。剡溪之水，俯首可掬，谁会如

此费力去挖井？早已不得而知。

待我们俯视一番后，随行的村长

不忘将井盖合上，或者是为防小

孩失足落井，抑或是在封存一个

古老的秘密。


与王羲之遥隔 700多年后，

建炎三、四年（公元 1129、1130
年），为避金兵之乱，宋代最伟大

的女词人,“千古第一才女”李清

照独自携带古藏，跟随高宗皇帝

逃亡的步伐，流落江南，两次慕名

来到六诏寓居。

李清照丈夫赵明诚是宋著名

的金石学家，李与丈夫志趣相投，

也痴迷金石。丈夫病逝后，古藏是

无儿无女的她的唯一珍爱。不料，

一路下来，李清照失落了诸多古

玩，寓居奉化时，又失落了珍贵的

定武本《兰亭序》，更添苦寂悲愁。

长跪在六诏右军祠的书圣塑像前，

李清照像是找到久未谋面的亲

人，尽情地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了解定武本《兰亭序》价值之

人，定会为易安居士扼腕痛惜。

《兰亭序》是王羲之在绍兴兰渚山

下以文会友时，于醉意中挥就的

“天下第一行书”，堪称他一生的

巅峰之作。据说，唐太宗因极度

仰慕《兰亭序》的书法造诣，死后

以此陪葬。而定武本《兰亭序》相

传是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摹勒上

石，特别受到世人推重的珍品。

元代宁波学者袁桷在《清容

居士集》中《跋定武禊帖·不损本》

中写道：“赵明诚本，前有李龙眠蜀纸

画右军像，后明诚亲跋。明诚之妻李

易安夫人避难寓吾里之奉化，其书画

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后有绍勋小

印，盖史中令所用印图画者，今在燕

山张氏家。”李龙眠为北宋时著名画

家即李公麟。后来，定武本《兰亭序》

为南宋丞相史弥远所得，绍勋即史弥

远的图章印文。

元赵孟頫曾在定武本后题跋：

“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

之书者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

刻石者以定武为最善。”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宁波人全祖

望的《鲒埼亭集·诗集·李易安兰亭

叹》对此事也作了记载：兰摧芝焚亦

天孽，孤鸾飘泊剡源溪。剡源山水虽

然好，熟为夫人慰累唏。箧中何物甲

万卷，内史禊帖良绝奇。六诏词宫看

火近，展卷荐以秋江篱。

不知道，六诏的山水林泉，是否

会稍稍抚平易安居士一颗破碎的心？

物比人长。易安居士的书画几

经易手，目前，无比珍贵的“赵明诚金

石录”四册转到了甬式家具收藏家吴

慈先生手中。


从村南沿着 800 米长的石板古

道，向北缓缓而行。这条宽约 2米的

古道，上承剡界岭，下接剡溪沿途各

个村庄。因水上运输而兴的六诏成

为引聚周边村落人群的热闹集市，即

“六诏市”。古街两边商铺林立，如今

尚有肉铺、盐铺、酒坊的遗存。街边

建筑上一块块“上街 xx号”“下街 xx”
的门牌，是对往昔时光的一种回眸。

村中的一座拱形石桥，通体由未

经打磨的石块砌成，静卧在小溪之

上。桥边，有石阶通往桥下，供村民

洗涤。桥两边藤萝遍缠，如条条碧帘

下垂着，颇有古意情致。桥额上石刻

“清道光拾伍年”字样，推测此桥始建

于1835年。

村人告诉我，原来剡溪在石桥边

经过。农业学大寨时，将溪道向东南

移，溪水绕村而过。

村头的黄檀、黄连两棵古树，黄

檀繁茂如昔，黄连古朴苍劲，多少年

来，静观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

深深吸一口清净的空气，环视着

安静的周遭，忽生感慨。古今多少人

和事，任凭雨打风吹去。但是，总会留

下一些什么，供后人凭吊、评说。譬

如，眼前的墨池、鹅池；譬如，李清照的

愁绪、叹息。正这样想着，水面漂来了

一阵吟诵：“溪流泻碧玉，蜿蜒出山

麓。山溪雨蒙蒙，遗音在山谷……”

在六诏

南慕容
奉化境内的剡溪，被称为“南剡

溪”，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东支路。

从剡界岭北，一路流经六诏、跸驻、

桕坑、三石、班溪、公棠等村，绵延

25公里入溪口，两岸青山如黛，沿

途风光旖旎。短短 25公里，或清浅

缠绵，或激越慷慨；或婉转流丽，或

端庄秀媚，极尽蜿蜒曲折之姿，像是

从一千多年前的唐诗中流淌至今的

山水清音的尾韵，又像是近代从她

的上流嵊州、新昌一路顺流而下的

越剧的水袖和袅袅唱腔。

“剡溪九曲”，下跸驻村独占其

中二、三曲。剡溪沿途的古村，名胜

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渊源

悠久，几乎每一个村名都伴随着一

个千古相传的故事。相传五代十国

时(公元 907-960年)，吴越王钱俶曾

亲往探望隐居在奉化的陈文雅，驻

跸于此，此地于是就被称为驻跸。

后来村民们为了顺口，改为跸驻。

跸驻分为上下跸驻，剡溪流经的便

是下跸驻村。

“你看见了什么没有？”站在离

村口五百米左右远的剡溪三曲所在

位置，村支书老潘一指对面的青山，

微笑着问我。剡溪流经三曲，水面

转阔，流速变缓，转弯弧度并不明

显，远不及二曲的湍急险峻，想必是

在历史中多次改道所致。对面青山

连绵，植被茂盛，葱葱茏茏，层层叠

叠的绿挤兑着呼吸。

“只有树啊。”我不知潘书记的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老老实

实地回答。

“你看到了石壁没有，还有岩石

上的摩崖石刻？”

“是不是被树遮住了？但我根

本就看不到一块岩石。”听说是摩崖

石刻，我顿时来了兴趣，因为每一个

摩崖石刻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文

人墨客的传奇故事。

从三曲折回村里的路上，潘书

记说起这块摩崖石刻的历史，如数

家珍：相传为清代书法家毛佩玉所

书“云生半壁”四个擘窠大字。1934
年造奉新公路时，削山斫壁，摩崖石

刻未能幸免。另有一种说法，“云生

半壁”为王羲之所写。跸驻王氏宗

谱有诗咏石壁：“从来小草本无知，

石壁因何藓作书。想是右军会试

笔，故缘遗迹出云如”。宗谱里的线

索为石壁为王羲之真迹的传说提供

了有力的佐证。

“最后的石窟又在后来的造溪还

田中破坏殆尽，我曾几次去寻访散落

在民间的石块，但都无功而返”。潘

书记眼里满是深深的惋惜之情。

“云生半壁。”是怎样伟卓神秀

的景致才会让千年前的书圣心驰神

往，挥毫而就？我在心底默诵着这

四个字，心里蓦然翻涌起这样的景

象：壁立千仞，剡溪奔流，云雾缭绕

的古道上行走着文人、商贾和旅客，

他们的脚步紧随一条溪流清澈的走

向，被收录到诗墨晕染的古韵里。

我忽然明白了潘书记为何要从

消失的摩崖石刻开始来讲述下跸驻

村的前世今生。字迹可以在岩石上

消失，溪水可以改道，风景可以变幻，

但诗歌得以留存，宗谱代代存续，谁

说剡溪里流的不是从前的水呢？

消失，呵消失，在下跸驻，我听到

最多的一个词是消失。村口树立着

巨大的石牌门，石柱上刻着元代诗人

陈子翚描写下跸驻风光的诗：“二曲

萦回水合流，钱王祠下碧悠悠。”钱王

祠是为纪念钱王所建，也有几百年历

史，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兴办村

企被拆，建成这座楼，现在那村企也

已搬迁，这座楼改为村办公室综合

楼。钱王庙消失了，但剡溪流水淙

淙，日夜不停从它的遗址身旁经过，

像千百年来信守的一个约定。

从综合楼往西，走过有百年历史

的聚胜桥，便是下跸驻的老街。老街

狭促、幽闭，在它的两旁分布着三房

阊门、第四份、夏房、王家阊门等年代

悠远的民居。老街在几十年前有肉

铺、供销社综合商店、理发店、供应早

餐的副食品店等，是原跸驻乡的商业

中心，虽没有市日，但经常有新昌、奉

化沿海的小贩来此售卖山货海产，吸

引着四乡八邻的山民。现在，那些曾

经人声鼎沸的商店消失了，老街上少

有人走动，油漆剥落的木排门上，属

于一个时代的语录依稀可辨。聚胜

桥边、木排门下，几个老人正悠然地

坐在藤椅上喝茶，闭眼，仿佛听到了

从金华义乌一路穿山越岭而来的货

郎摇动拨浪鼓的声音。而在他们的

耳边日夜不息的是剡溪奔流的声音，

如曾经纷至沓来的脚步。流水去了，

还会再回来，但从老街上、从聚胜桥

上消失的原住民和商贩的身影呢？

怕只有流水才能说清他们的去向吧？

从老街的尽头折回，信步走进近

旁建于晚晴或民国初期的民居里。

雕花的木窗随处可见，古老的雀替朽

于往事，风吹着砖瓦上的花纹，很多

老宅都因年久失修濒临倾杞，再无人

居住，但只要一有脚步声回荡，堆在

院墙角落里的农具就会想起那双粗

糙的大手，回忆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农耕生活。而现在，它们站在尘埃

中，任风雨侵蚀，用不曾消失的农谚

呼唤着山林田头。

在三房阊门，我碰到了一位从小

就居住于此的王姓老人，虽然年逾九

旬，但清癯健朗，耳聪目明，说起三房

阊门来，浓重的乡音掩饰不住油然而

生的自豪感。“这是黄道阊门，在下跸

驻仅此一座，前厅后堂，中间两排二

层厢房，共二十四间，称之为骑马楼

也不为过。过去只有官宦人家才有

如此气魄的大宅。”三房阊门原来居

住的是王姓的一个大家族，现在只有

寥寥几户人家，大多年逾古稀。在沧

桑的一百多年间，房子历经多次修

缮，具有标志性的很多门框、楹梁都

不见了，最可惜的是雕花镂窗的老台

门，现在居然代之以水泥结构。不知

那年从老台门的檐下飞走的燕子，回

来时还认识原来的归途吗？

在商周房阊门，一位年过花甲的

妇女正在院子里晒被单，这是梅雨间

隙的一个难得的晴日。抖落的水滴，

越过了晾衣绳，呈现在我冥想的脚步

里。宽敞的堂间，一张民国初期的学

子得中燕京学院的喜报字迹斑驳，漫

漶难辨。一切都在消失，也许再也找

不出一座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阊门，但

族谱上的名字和事迹在归来，一个家

族的荣辱悲喜在归来。

从老街上回来，偶遇一位村民，

潘书记说：“他是本村扎竹筏老人的儿

子”，我欲上前采访，村民微笑着打声

招呼，匆匆走过去了，而我继续在潘书

记的叙述中扎一只空心的竹筏：剡溪

大多数溪道都比较清浅，不宜行舟，竹

筏曾是村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消失的竹筏上，栽着山产、书

箱、戏班子，许多人就是坐着竹筏经

甬江改乘轮船去了上海，从上海开

始，去全中国、全世界追逐他们的梦

想。”潘书记说：“反过来说，竹筏消失

了，说明时代在前进，如今九曲剡溪

正在打造唐诗之路，作为九曲剡溪中

的重要节点，本村也在深入挖掘人文

内涵，整合资源，通过发展旅游经济

实现古村的复兴。”

消失的摩崖石刻，消失的老台

门，消失的竹筏，消失的商店和旧时

光……但消失不是消逝，正是从消失

的地方，下跸驻即将迎来一场脱胎换

骨般的新生。

钱王驻跸有余光为深入挖掘剡溪文化，展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近期，本报与溪口镇政府联合举办“剡

溪采风”活动，组织部分“雪窦山”副刊作者前往剡溪九曲采风。今选取部分采风作品予以刊

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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